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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歷史
香港回歸祖國，成為特別行政區，至二零零八年
已邁進第十一年，可見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確實
行之有效。這個治港模式進一步鞏固香港的
金融樞紐地位，外國企業紛紛以香港作為發展

中國和亞洲區業務的首選地點。

隨着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午夜鐘聲響起，香港在經歷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漫長歲
月後，終於重回祖國的懷抱，展開新的歷史篇章。

當英國國旗和香港旗降下後，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隨即升起，隆重而
深具歷史意義的中英政權交接儀式，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之中完成。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居民可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權利和自由，在回歸
後 50 年不變。

自回歸祖國後，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更為緊密穩固，目前有數以萬計港人在內地工
作和生活。此外，香港社會十分安定，經濟也隨着內地的蓬勃發展而增長。

考古發現

香港考古研究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根據沿海多處地點出土的古代人類活動遺
蹟，證明本港歷史可遠溯至六千多年前。有關這段史前史的考證，學術界仍眾說紛
紜，莫衷一是。從考古學角度來說，香港只是華南文化領域的一小部分，而學者對這
個廣闊領域所知仍屬有限。

有人認為，本地史前文化是受到華北或東南亞地區文化入侵演變而成的。不過，
愈來愈多學者相信，華南地區的史前文化在本土逐漸形成，並沒有受到外來文化重大
影響。另一方面，研究在公元前四千年開始出現的最早期文化，無疑要顧及環境轉變
的因素。其間海平面由低於目前水平 100 米之處不斷上升，淹沒沿岸的廣闊平原，形
成今天的海岸線和環境生態。在該地區生活的人必須適應環境，否則便遭湮沒。

考古發掘主要發現兩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層。青銅器約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出
現，這是香港史前最後一個階段。雖然當時沒有廣泛使用青銅器，但香港考古遺址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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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刀、箭鏃和戈等精巧青銅兵器出土，也發掘到魚鈎和空銎斧等青銅工具。在赤鱲角
過路灣、大嶼山東灣和沙螺灣，以及南丫島大灣和沙埔村出土的青銅器石範，足可證
明青銅器在本港鑄造。

青銅器時代陶器的印紋，大都與新石器時代晚期陶器的幾何圖案一脈相承，但其
中的“雙 F”夔紋則是該段時期區內特有的紋飾。

早期中國文獻稱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居民為“越人”。因此，很可能至少有部分
本港史前先民是“百越人”(當時各類越人的統稱)。

一九九七年馬灣東灣仔北遺址發現的一處史前墓地，為研究香港史前先民的族屬
提供了新資料。該處共發現 20 座史前墓葬，15 座有人類骸骨，當中七具骸骨保存得
較完整。研究顯示，這些史前先民屬亞洲蒙古人種，具有熱帶地區種族的特徵。

一九九九年在西貢蠔涌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石器加工場，是本港另一項重要的考古
發現。該處佔地約 200 平方米，四周遍布多件石環心、石片、打製石器如蠔鋤、雕刻
工具，以及錛、環及玦等磨製器物。這些文物為研究香港新石器時代先民的石器製造
技術，提供了寶貴資料。

二零零一年十月至二零零二年九月期間，本港古物古蹟辦事處人員聯同內地陝西
省、河北省、河南省和廣州市的考古研究所人員，組成本港歷來最龐大的考古隊伍，
對西貢沙下遺址進行發掘，避免公路建設工程破壞考古遺產。這次發掘所得文物，不
但進一步完善了香港遠古文化的編年，還提供了追溯珠江三角洲當時社會與聚落形態
的重要線索。

此外，在大嶼山石壁、滘西洲、蒲台島、長洲、東龍洲、港島大浪灣和黃竹坑等
地區，也發現了幾何圖案和狀似動物圖案的石刻，很可能由本地先民所製造。

秦 (公元前二二一至二零七年)漢 (公元前二零六年至公元二二零年)時期，朝廷揮
軍南征，平定嶺南，南遷的漢人不斷增加，對原居民產生種種影響。這段動盪的歷史
可從本港出土的漢代錢幣得到證明。不過，最重要的遺蹟，當然是一九五五年在深水
埗李鄭屋發現的完整磚室墓。這座古墓隨葬典型的漢代明器，可推定為東漢初期至中
期的古蹟。最近在大嶼山白芒、滘西洲、馬灣東灣仔及屯門掃管笏進行的發掘工作，
都在文化層出土各類漢代陶製器皿、鐵器和大量銅錢。此外，在旺角渠務工程地盤也
發現四個陶罐。

漢代以後的考古遺蹟至今所知甚少，關於本港各海灘常見的圓拱型灰窰的發掘和
研究結果，正好幫助了解唐代 (公元六一八至九零七年) 本港居民生活的一面——石
灰的使用。石灰是當時很有價值的商品，可用來填塞木罅、保護木船免受海洋微生物
蛀蝕、為容器防漏、中和農田的酸性土壤，又可用於建屋、製鹽等，在當時顯然佔有
重要的經濟地位。

公元十三世紀，元兵南下，結束宋室統治。香港與這段歷史淵源深厚。已遷往九
龍舊香港國際機場入口附近的宋王臺石刻，大廟灣天后廟的宋代石刻，石壁、米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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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力島出土的宋代窖藏錢幣，以及在大嶼山稔樹灣、石壁和元朗鰲磡石等多處發掘到
的宋代青瓷，都是這個時期的文物。

考古研究有助認識明代 (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 和清代 (公元一六四四至
一九一一年) 期間的本港歷史。研究工作包括分析近年在大嶼山竹篙灣出土的大量明
代青花瓷器。研究結果顯示，這類瓷器製作非常精巧，是輸往東南亞和西方國家的外
銷瓷器，在公元十六世紀初期製成。二零零一年竹篙灣遺址出土了更多明代的遺蹟，
其中包括具特色的明代建築和居住遺蹟。大埔碗窰遺址的考古調查發現，窰工可能早
於明代已開始製造青花瓷器。本地瓷器工業一直維持至二十世紀初，共有三百多年之
久。二零零零年在掃管笏遺址進行發掘時，發現了一個明代墓葬區，共有墓葬三十多
座，陪葬品包括瓷器、銅錢和鐵器等，為研究明代本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新資料。

東龍洲清代砲台的發掘，使市民可以了解砲台的內部結構，以及清末屯兵香港的
軍人使用的日常用品。九龍寨城的考古勘查，發現了寨城的城門遺蹟和南門上兩塊刻
有“南門”和“九龍寨城”字樣的石碑。啟德發展計劃的環境影響評估工作，也發現了
龍津橋遺蹟。該橋在一八七五年建成，是連接九龍寨城正門 (東門) 與海岸的一個登岸
碼頭。

通商港口

開埠初期，由於香港地瘠山多，水源缺乏，人們認為並非安居樂業的好地方。當
時香港只有村民約 3 650 人，聚居於二十多個村落；漁民 2 000 人，棲宿於港口的漁
船上。維多利亞港是香港唯一的天然資產，位置優越，處於通往遠東的貿易通道，不
久還成為與中國進行轉口貿易的樞紐。

自一八四一年開埠以來，香港逐漸發展為商業中心。十八世紀末，英國人操縱了
廣州的對外貿易，但由於中英文化不同、觀點迥異，他們對當時的情況未感滿意。當
時中國自視為獨一無二的文明大國，在廣州經商的外國人，居住和其他方面都受到諸
般限制。外商只准在商館區範圍內活動，而且只可在貿易季節逗留，其間家眷只得留
在澳門居住。此外，外商也不得入城，又不許學習中文。中國在徵收船稅方面並無劃
一標準，時常引起爭端。雖然如此，中英商人仍能互相信任，無論交易額如何巨大，
都口頭成交，一諾千金。

初時，中國在貿易得利，銀元大量流入。不過，自一八零零年開始，鴉片貿易蓬
勃，形勢即告逆轉。清廷早在一七九九年已明令禁止輸入鴉片，但自一八三四年東印
度公司喪失對華貿易的特權後，外商為圖暴利，紛紛加入鴉片商販行列，中國銀元外
流的情況更趨嚴重。有見及此，清廷在一八三九年三月派遣欽差大臣林則徐赴粵，厲
行禁煙。林則徐抵粵一周，立即派兵封鎖商館，不准任何人離開，又斷絕糧食供應，
直至外商交出全部鴉片為止。他着令外商和船長具結，以後不得再輸入鴉片，違者正
法。英國商務監督義律和其他英商被圍困六周後，迫得下令繳出鴉片共 20 283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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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律隨後向英廷詳細報告，並決定在接獲指示前暫停通商。英僑於是撤離廣州，
往澳門暫居，但因澳葡總督聲言難以保障他們的安全，英僑在一八三九年夏季全部退
居香港港內的船舶上。

事已至此，英國外務大臣彭瑪斯頓勳爵認為必須解決中英貿易關係問題。他認為
英僑繳出鴉片，無異被迫繳納贖命金 (英僑其實沒有生命危險)，因此要求中國與英國
訂立貿易條約，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讓一個小島，使英僑能在國家蔭庇下生活。

為使中國就範，英國顯示實力，遠征軍在一八四零年六月開抵中國，於是爆發第
一次鴉片戰爭 (一八四零至一八四二年)。雙方且談且戰。林則徐在初步談判失敗後遭
撤職，由琦善接任欽差大臣。直至琦善與義律達成協議，戰事才告一段落。

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雙方簽訂《穿鼻草約》，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英國海
軍於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水坑口 (即現時上環荷李活道公園一帶)登陸升旗，香
港正式成為英國屬土。同年六月，義律把土地分段出售，香港開始有移民居留。

兩國政府都不承認《穿鼻草約》。中國視割地為奇恥大辱，舉國震怒，清廷於是
把琦善撤職，解京查辦。英國方面，彭瑪斯頓勳爵也大表不滿，認為香港是“一個杳
無人煙的荒蕪小島”，不足以代替通商條約。

彭瑪斯頓勳爵嚴厲譴責義律漠視訓令，召回義律，另派砵甸乍爵士接任。
一八四一年八月，砵甸乍爵士抵達香港，決心以武力解決問題。一年後，砵甸乍爵士
揮軍溯長江而上，直迫南京，中英雙方終於在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訂立《南京條
約》，戰事才告平息。

當時，英國維新黨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黨外務大臣阿巴甸勳爵在一八四一年
向砵甸乍爵士發出新訓令，撤回割地的要求。砵甸乍爵士在冬天停戰時返抵香港，對
香港的發展甚為滿意，在訂立《南京條約》時違背了英廷的訓令，不僅訂立通商條約，
而且要求割讓香港。

清政府還必須開放廣州等五個地點作為通商口岸。該通商條約其後併入一八四三
年十月締訂的《虎門善後條約》。根據條約，華人獲准自由到香港經商。

租借新界

中英兩國對前訂條約的詮釋各執一詞，最後引發第二次中英戰爭 (一八五六至
一八五八年)。戰爭的導火線為中國水師登上英艇“亞羅號”(這艘船船身為西式設計，
配備中式索具) 搜捕海盜，因而發生衝突。結果兩國在一八五八年簽訂《天津條約》，
英國可派遣外交代表到中國，戰事暫時結束。第一任使節是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魯司爵
士，他奉命前往北京呈遞國書，但途經大沽突遭炮轟，戰火於是在一八五九年再起，
到一八六零年才平息。

從本港早期照片所見，參與第二次遠征的英軍曾在九龍結營。英軍發現當地環境
適宜，擬保留九龍半島駐防，經英國駐廣州領事白加士爵士與兩廣總督交涉後，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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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半島南端 (北至界限街) 連同昂船洲的租借權。一八六零年，戰爭結束，訂立《北
京條約》，九龍半島正式割讓予英國。

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結束後，德、法、俄三國曾為中國說項，歐洲各國和日本之
後也相繼向中國要求租借土地。其後，局勢緊張，英國認為如要防衞香港，則須取得
鄰近土地的控制權。

根據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在北京簽訂的條約，中國同意把九龍界限街以北直至深
圳河的地域，以及 235 個島嶼，租借給英國，為期 99 年。英國此舉僅在針對法俄兩
國，而非對付中國。中國軍艦仍有權使用九龍城的碼頭，中國仍然保留該處的行政
權，“惟不得與保衞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英女皇會同
樞密院議決撤銷這項條款，由英國單方面接管九龍城。在此之前，英國人已在
一八九九年四月接管新界。接管初期，仍有零星反抗，但後來終告停止。新界遂成為
香港的一部分，但與市區分開管理。

初期發展

香港開埠初期發展並不順利，不良分子麇集，罪行猖獗，熱病和颱風威脅居民的
生命財產，不過，仍然有很多華人移居這個由外人統治的小島。一八五一年，香港有
人口 32 983 人 (華人有 31 463 人，佔總人口的 95%) ；一九三一年，人口增至
878 947 人 (華人有 859 425 人，佔總人口的 97.8%)。

香港的華人只求不受干擾，故在港英政府的開明統治下，都能安居樂業。香港漸
漸成為中國移民的聚居地，以及與海外華僑通商的中心。使用本港港口的遠洋船，在
一八六零年有 2 889 艘，一九三九年增至 23 881 艘。香港主要與中國通商，因此不
得不順應中國習慣，在一八六二年採用銀元制。中國在一九三五年放棄銀元本位，香
港也隨之改變幣制。

香港政制採取英國海外屬土常用的模式，總督由英廷任命，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由
政府委任，大多數為官守議員。立法局第一批非官守議員在一八五零年委出，至
一八八零年才有華人議員 (新加坡出生的律師伍才 (又名伍廷芳))。一八九六年行政局
開始有非官守議員，而首位華人議員 (周壽臣爵士) 則在一九二六年委出。長期以來，
香港總商會和非官守太平紳士這兩個選舉團體，都有權各自提名一人為立法局議員，
但這項安排已在一九七二年終止。

在港居留的英國人數次力促成立自治政府，但英廷一直不予首肯，稱香港華人佔
多數，難以由少數歐籍人士統治。一八八三年政府成立衞生局，並由一八八七年開始
以選舉方式選出部分成員。衞生局其後在一九三六年改組為市政局。

最初香港政府有意從內地借調官員管理華人，但這種並行的政制從未認真施行。
由於罪案日多，這個制度終於在一八六五年廢除，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取代。
同年英廷大幅修訂香港總督的訓令，規定“如任何法例對亞非裔人士有所禁制，而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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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人士則不受其限者”，總督不得批准施行。政府採取自由放任政策，把香港發展為
開放營商貿易之地，一切秉公辦理。

香港開埠以後，公用事業相繼開辦，計有一八六一年成立的香港中華煤氣公司、
一八八五年的山頂纜車公司、一八八九年的香港電燈公司、一九零三年的中華電力公
司、一九零四年的電車公司等。至於九廣鐵路，則在一九一零年建成。自一八五一年
起，香港陸續進行填海工程，較重要的是一九零四年完成的中環填海工程，以及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間進行的灣仔填海工程。現在的遮打道、干諾道和德輔道，都
是在中環填海之後闢建出來的。

一八四七年，香港政府推行公立學校教育制度，補助中文學校的經費。一八七三
年，主要由教會營辦的學校也納入政府補助計劃內。中國醫學院在一八八七年成立，
當時有兩名學生，其中一人是孫中山先生。該學院在一九一一年擴展成為香港大學，
開設文學院、工學院和醫學院。

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後，中國長期動盪不安，很多華人來港避
亂。中國雖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未能藉《凡爾賽和平條約》收回德國在山東的
租借地，加上戰後國民黨推行急進政策，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高漲，動盪局面一直持
續。

中國當局力爭廢除外國憑藉條約取得的一切特權，並因此而抵制外國貨。不安的
局勢延及香港，一九二二年發生海員罷工事件，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間在廣州發生的事
件還演變為省港大罷工。風潮雖然逐漸平息，但香港居民的生活已大受打擊。當時，
英國在中國境內擁有的外資利益最多，因而成為排外運動的主要目標，但反日情緒不
久便取而代之。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條款。一九三一年，日軍佔領東
三省，並企圖吞併華北省份，終於導致一九三七年爆發中日戰爭。一九三八年，廣州
淪陷，大批難民湧入香港。估計在一九三七年抵港的難民約有十萬人，一九三八年有
50萬人，一九三九年則有15萬人，使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人口增至160萬人。
難民抵港人數最多時，估計約有 50 萬人流離失所，露宿街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空襲珍珠港的美國軍艦，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
戰。差不多同一時間 (香港時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進攻香港。日軍取道中
國大陸出師，英軍被迫撤離新界和九龍，退守港島。當時守軍包括香港義勇軍，苦戰
一周後，因眾寡懸殊，難扭劣勢，終在聖誕日投降。

日本佔領香港三年八個月。淪陷時期，貿易停頓，貨幣貶值，糧運不繼，政府服
務和公用事業大受影響。不少港人避居中立的葡屬澳門，澳門政府也盡量收容。日治
末期，為解決糧荒，日本人驅逐大批居民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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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居民雖然備受壓迫，但大部分仍擁護同盟國陣線。中國遊擊隊在新界四出活
動，逃匿的盟軍人員也得到村民掩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
傳來，淪陷期間被囚赤柱監獄的布政司詹森 (後獲封爵士) 隨即組織臨時政府。八月
三十日，海軍少將夏愨爵士率領英國太平洋艦隊抵港，成立臨時軍政府。一九四六年
五月一日，總督楊慕琦爵士回任，香港正式恢復民政統治。

戰後發展

戰時，不少華籍居民返回內地。日本投降後，他們紛紛回港，每月幾達十萬人之
多。香港人口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原已減至約 60 萬人，但在一九四七年年底卻激增至
180 萬人左右。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間，中國爆發內戰，自國民黨政府開始遭共產黨挫
敗之時起，有很多人從內地湧入香港，人數之多，破了歷來的記錄。一九四九至五零
年春，有數十萬人移居香港，他們主要來自廣東省、上海和其他商業重鎮。全港人口
不斷增加，一九七一年有 400 萬人，一九八零年有 500 萬人，一九九四年有 600 萬
人，目前則接近 700 萬人。

韓戰期間，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本港經濟一度停滯不前。其後，由於人口激
增，香港不能單靠港口來維持繁榮，於是開始發展工業。隨着紡織廠相繼設立，香港
的製造業開始興起。紡織廠逐漸增加其產品種類，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已擴展至生
產人造纖維和成衣，所輸出的紡織品和成衣佔本地產品出口總值約一半。

在過去 20 年，香港的經濟逐漸轉為以服務業為主，二零零八年港產品出口只佔
本港整體出口的 3.2%。儘管如此，紡織品和成衣仍佔港產品出口總值約三成。珠寶
首飾、電子製品和電訊設備也是本港的主要出口產品。

經歷多年，製造業的生產重點逐漸由當年簡單而勞工密集的產品，轉移至今天精
密先進的高增值產品。工業家看準珠江三角洲豐富的土地和人力資源，把生產基地跨
越邊界向北擴展，營運總部則仍然留在香港。這種經營模式有助推動區內經濟發展，
讓香港蛻變成一個服務中心。

一九六六年，內地發生文化大革命，香港局勢日趨緊張；一九六七年本港發生連
串社會騷亂，使居民的生活全面受到影響，經濟也暫時陷於癱瘓。幸而騷亂事件在該
年年底受到控制，本港得以繼續平穩發展。

香港繼續發展轉口港業務，與內地的貿易增長尤為迅速。此外，香港的旅遊業日
益蓬勃，交通也大為改善。在地理環境上，香港是內地的天然門戶，每年從香港啓程
或過境進入內地的旅客愈來愈多。

為配合各項發展，政府致力改善和增建基礎設施。四通八達的道路和鐵路，以及
一流的港口和機場設施，使香港成為現代化都會。新建的公路，令往來偏遠地區的交
通大為改善，鐵路網絡也陸續伸展。位於赤鱲角的國際機場，已在一九九八年落成啓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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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香港有 47％人口住在新界區的新市鎮，紓緩了市區的發展壓力。正在計
劃中的工程將繼續刺激經濟，創造就業機會，改善環境。

香港經濟基礎日趨穩固，政府能夠逐漸增加房屋、教育、社會福利和醫療方面的
開支，款額由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的 1,446 億元，增至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預算的
1,695 億元。

一九五三年聖誕節，本港木屋區發生大火，約 53 000 名居民在一夜間痛失家園。
政府急需安置災民，於是展開了公營房屋計劃。時至今日，本港已有周全的公營房屋
計劃，提供各類具獨立設施的租住公屋和自置居所單位。

政府資助房屋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援助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香
港房屋委員會的基本責任，是興建租住公屋單位，讓有需要的家庭入住適當而負擔得
起的房屋，並協助政府把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維持在三年左右。

在知識型和全球化經濟下，政府在教育方面投放大量資源，以加強香港的競爭
力。由一九七八年開始，政府為每個兒童提供免費的小學和初中公營學額；自二零零
八年九月起，高中學額和職業訓練局為中三離校生而設的全日制課程，也免費提供。
此外，專上教育仍由政府巨額資助。政府的政策是要確保學生不會因經濟狀況欠佳而
失學。

過去十年，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在改善本港的社會福利服務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政
府的社會福利開支由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的 260 億元，增至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預
算的 394 億元。目前，社會服務不僅在於濟急扶危，也照顧市民的其他需要。

戰後，內地難民大量湧入，人口激增，香港的醫療體系於是因應需求，不斷發
展。戰後初期，政府採取積極措施，並聯同志願機構，興建公私營醫院及普通科門診
診所，以對抗傳染病。二十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政府繼續拓展醫療基建，以配合日
益增加的人口的需求。

一九六四和一九七四年發表的政策文件，首度闡述了政府在保障公眾健康以及為
本港所有市民，特別是倚賴受資助醫療服務的市民，提供醫療護理和設施方面所作承
諾。文件載列的目標，包括撥款資助更多醫療機構，大部分已經達到。

此後，政府的醫護政策一直以“確保市民不會因經濟困難而得不到適當醫療服務”
作為目標。政府也按照《關於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顧問報告(一般稱為“斯科特報告”)
的建議，展開另一項重要工作，在一九九零年成立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負責營運所有
公立醫院，提供各項由政府大幅資助的醫療服務，同時又負責執行政府的政策，確保
經濟有困難的市民仍得到適當醫療服務。衞生署則轉為擔當倡導健康的角色，一方面
繼續處理衞生及相關的規管事宜，另一方面着重提供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的醫護服務。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俗稱 “沙士”) 在二零零三年肆虐後，政府採取多項措
施加強公共衞生架構，包括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在衞生署轄下設立衞生防護中心，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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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監測系統，偵察傳染病的爆發和迅速應變。該中心與本港市民、內地機關、世界衞
生組織及其他外國機構緊密合作，對抗傳染病。

隨着社會對受資助公營醫療服務的需求和倚賴持續增加，政府自二十世紀九十年
代起着手推行一連串醫療改革措施，先後發表多份諮詢文件，包括一九九三年的《促
進健康諮詢文件》(《彩虹文件》)、一九九九年的《香港醫護改革：為何要改？為誰而
改？》(《哈佛報告書》)、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的《你我齊參與 健康伴我行》，以及二
零零五年的《創設健康未來》。

根據諮詢工作所累積的經驗，政府再在二零零八年發表《掌握健康 掌握人生》
公眾諮詢文件，就一系列醫療改革建議徵詢市民的意見。

當局制定了完備的勞工法例，為受僱者提供福利、保障和僱員補償，並照顧他們
的職業安全與健康；此外，又提供免費就業服務，幫助求職者尋找工作，也協助僱主
招聘員工。僱員再培訓局為合資格人士 (尤其是失業者)提供具質素的培訓及再培訓課
程和服務，協助他們提升就業能力，以配合僱主和香港經濟的需要。


